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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
交
華
蓋
欲
何
求
？
﹂
從
此
夜
夜
燈
下
，
書
人
對
語
。
在
那
篇
《
書

緣
即
宿
命
》
中
，
我
接
着
寫
道
︱
︱

我
常
常
不
禁
自
問
：
如
果
當
時
班
主
任
不
是
在
洗
腳
（
在
黃
昏
的
走
廊

上
洗
腳
，
在
我
至
今
還
是
一
個
謎
）
，
而
是
外
出
散
步
去
了
，
家
訪
去
了
；

如
果
那
圖
書
館
也
和
現
在
的
許
多
圖
書
館
一
樣
要
借
的
書
偏
偏
沒
有
；
如
果

那
本
《
離
騷
》
不
是
單
行
本
、
狹
長
本
，
可
放
入
口
袋
隨
時
拿
出
來
誦
讀
；

如
果
那
位
來
校
招
聘
的
也
是
淹
了
秭
歸
而
無
動
於
衷
的
人
…
…
如
果
是
那
樣

，
如
今
的
我
又
會
怎
樣
？

我
不
知
道
。
我
只
知
道
所
謂
有
選
擇
的
讀
書
常
常
並
不
是
我
們
的
選
擇

，
某
本
書
的
出
現
常
常
並
不
是
偶
然
的
、
全
無
意
志
的
。
在
第
一
次
後
來
夭

折
了
的
商
品
大
潮
來
臨
之
初
，
我
曾
很
偶
然
地
又
見
《
離
騷
》
，
並
在
﹁兮

﹂
的
迴
腸
蕩
氣
中
寫
下
了
《
又
見
〈
離
騷
〉
》
；
如
今
，
我
﹁三
而
竭
﹂
地

想
到
了
《
離
騷
》
…
…
楚
天
之
下
，
誰
人
重
唱
楚
聲
？
又
有
何
人
應
和
？
我

精
神
上
的
﹁帝
高
陽
之
苗
裔
兮
…
…
﹂

昨
夜
我
聽
到
發
了
瘋
的
尼
采
抱
着
那
匹
被
車
伕
鞭
打
的
馬
失
聲
痛
哭

（
窗
外
雨
聲
淅
瀝
）
；
前
夜
我
看
見
一
個
老
翁
正
逐
一
點
亮
倫
敦
法
學
會
殿

堂
內
的
那
一
百
零
二
盞
煤
氣
燈
（
我
家
附
近
那
座
飾
有
煤
氣
燈
的
舊
橋
在
現

代
化
的
大
橋
通
車
之
後
消
失
了
）
；
前
夜
的
前
夜
我
聞
到
了
三
島
由
紀
夫
焚

燒
金
閣
寺
所
散
發
的
焦
煙
味
（
今
天
下
班
回
家
由
於
交
通
擁
擠
我
又
徒
步
走

過
了
一
段
很
脂
粉
氣
的
美
的
霓
虹
燈
街
道
）
…
…

我
不
知
道
今
夜
我
將
（
被
）
感
覺
什
麼
，
我

只
知
道
我
將
沿
着
書
緣
即
宿
命
的
漫
漫
長
路
，
懷

着
自
嘲
的
自
信
找
尋
偶
然
之
書
的
某
種
命
運
般
的

啟
示
，
那
個
悲
劇
的
波
德
萊
爾
眼
中
的
月
亮
︱
︱

明
亮
的
毒
。

十
七
年
過
去
了
，
重
讀
這
篇
舊
文
，
感
覺
我

還
是
在
﹁沿
着
書
緣
即
宿
命
的
漫
漫
長
路
，
懷
着

自
嘲
的
自
信
找
尋
偶
然
之
書
的
某
種
命
運
般
的
啟

示
，
那
個
悲
劇
的
波
德
萊
爾
眼
中
的
月
亮
︱
︱
明

亮
的
毒
﹂
，
只
是
經
歷
得
多
了
，
那
﹁毒
﹂
便
也

愈
發
明
亮
，
甚
至
有
了
某
種
﹁通
透
﹂
感
。

但
當
女
兒
開
始
誦
讀
《
離
騷
》
的
時
候
，
我

還
是
有
種
說
不
出
的
異
樣
情
緒
，
不
知
是
喜
是
憂

。
我
只
能
這
樣
告
誡
女
兒
：
每
個
人
都
要
為
自
己

的
選
擇
付
出
代
價
，
因
此
在
選
擇
之
前
，
你
必
須

要
有
足
夠
的
應
對
將
來
可
能
付
出
的
代
價
的
心
理

準
備
。女

兒
說
﹁我
知
道
！
﹂

我
知
道
，
書
緣
即
宿

命
。
常
常
，
選
擇
也
是
被

選
擇
，
或
者
說
是
別
無
選

擇
。

四

我
第
一
次
感
嘆

﹁已

矣
哉
﹂
，
是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歲
末
。
﹁在
﹃兮
﹄

的
迴
腸
蕩
氣
中
﹂
，
我
以
筆
名
﹁虞
星
﹂
寫
下
了

《
又
見
〈
離
騷
〉
》
︱
︱

夜
讀《
文
藝
鑒
賞
大
成
》，
又
見
《
離
騷
》
。

學
生
時
代
我
曾
苦
滋
滋
地
享
受
過
一
陣
《
離

騷
》
，
屈
原
的
人
格
、
力
量
透
過
那
繽
紛
的
詩
行

向
我
襲
來
，
一
種
真
實
的
﹁躁
動
﹂
騷
擾
了
我
那

年
輕
而
平
靜
的
心
湖
，
從
此
一
發
而
不
可
收
，
直

至
現
在
我
又
見
《
離
騷
》
。

《
離
騷
》
是
難
啃
的
，
但
嚼
起
來
卻
是
芬
芳

無
比
的
。

《
離
騷
》
是
不
朽
的
，
但
它
的
讀
者
卻
是
不

會
與
人
口
同
步
增
長
的
︱
︱
又
見
《
離
騷
》
，
我
既
喜
又
憂
。

一
位
三
年
級
的
文
科
大
學
生
從
未
﹁碰
﹂
過
《
離
騷
》
、
《
詩
經
》
之

類
的
經
典
，
當
知
瓊
瑤
的
許
多
詩
是
譯
自
古
典
詩
詞
時
竟
大
為
驚
訝
。
據
熟

悉
大
學
生
生
活
的
人
士
透
露
，
這
類
﹁不
知
有
漢
、
無
論
魏
晉
﹂
般
的
學
生

並
不
在
少
數
，
在
校
園
裡
你
隨
手
就
可
﹁抓
上
一
大
把
﹂
。

我
說
這
些
並
無
憤
怒
或
譴
責
之
意
，
說
實
在
的
，
讓
大
學
生
去
念
《
離

騷
》
、
《
詩
經
》
之
類
的
經
典
畢
竟
是
不
合
時
宜
的
。
大
學
生
為
了
今
後
的

出
路
，
不
論
是
出
國
之
路
，
還
是
就
業
之
路
，
就
得
讀
一
些
有
用
的
書
，

《
離
騷
》
離
得
太
遠
，
即
使
在
未
來
的
旅
途
上
也
未
必
會
見
到
一
位
讀
過

《
離
騷
》
的
上
司
或
同
僚
。
此
其
一
。

其
二
，
《
離
騷
》
、
《
詩
經
》
之
類
的
經
典
現
正
處
於
﹁凍
結
﹂
階
段

，
轟
轟
烈
烈
的
傳
統
文
化
與
現
代
化
討
論
告
訴
我
們
什
麼
？
《
離
騷
》
、

《
詩
經
》
之
中
是
否
也
包
含
了
精
華
和
糟
粕
？
還
是
不
﹁碰
﹂
為
妙
，
要
知

道
，
大
學
生
代
表
未
來
，
切
不
可
在
吸
取
精
華
的
同
時
滾
上
一
身
糟
粕
，
以

至
在
跨
入
社
會
時
喪
失
自
己
的
惟
一
的
資
本
︱
︱
思
想
解
放
。

又
見
《
離
騷
》
，
我
自
覺
不
合
時
宜
，
好
在
《
離
騷
》
所
產
生
的
﹁氣

﹂
場
依
舊
圍
繞
着
我
，
清
新
的
芬
芳
令
人
陶
醉
，
也
令
人
凜
然
，
在
這
寒
氣

襲
人
的
冬
夜
。

﹁亂
曰
：
﹃已
矣
哉
！
﹄
﹂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我
沒
有
想
到
的
是
，
﹁在
這
寒
氣
襲
人
的
冬
夜
﹂
，
我
這
﹁不
合
時
宜

﹂
之
想
，
引
起
了
長
沙
鍾
叔
河
先
生
的
共
鳴
。
我
，
並
不
孤
單
。

（
中
）

周恩來的酒量大
，這是盡人皆知的，
可大到什麼程度，誰
也說不清楚。周恩來
的酒量雖然很大，但
他平時並不喜歡飲酒
，飲酒大多是工作需

要，像主持國宴什麼的，很少因私事喝酒
，可真要喝起酒來也鮮有對手。

古人說，酒有別腸。也就是說，酒量
大小多是天生的，與後天的鍛煉關係不大
。周恩來的酒量大概就是天生的，早在紅
軍長征路過茅台鎮時，紅軍狠狠過了一把
酒癮，據周恩來自己說，那一回，一両多
的酒杯，他就喝了二十五杯，這樣算來，
他的酒量大概是二斤半到三斤。

重慶談判時，他代不勝酒量的毛澤東
喝酒，是來者不拒，而且多是雙份，即代
毛澤東喝一份，他自己再喝一份。當時，
場面很大，出席宴會的都是有身份的人，
有國民黨的達官貴人，有社會名流，還有
民主黨派，既有衷心敬仰來敬酒的，也有
不懷好意的，但誰敬的酒都不好拒絕。宴
會上他總是緊貼毛澤東而坐，談話時他退
後半個身子讓毛澤東為先，敬酒時他又搶
前半個身子擋在先： 「哎哎，毛主席酒量
有限，我代了，我來代勞。」好在酒杯較
小，每杯只有三錢，可就這樣喝下來，積
少成多，一個宴席下來，也得二三斤酒喝
。而且，別人喝醉酒就去睡覺了，他還要

繼續工作，準備第二天的和談材料，喝了那麼多酒，還能
神志清醒地投入工作，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讚嘆說：真神
人也！說到周恩來的酒量，大家都津津樂道他和許世友鬥
酒的故事。時任南京軍區司令的許世友不僅酒量大，還愛
喝酒，酒風強悍，他與人喝酒時，就派自己的警衛員來監
酒，誰少喝一滴酒，就要罰一碗，許多人都害怕與他喝酒
。消息傳到周恩來那裡，他就想找個機會敲打敲打許世友
。不久，許世友來北京開會，周恩來請他喝酒，兩個人一
人一瓶茅台酒，喝完後沒分出高下，又上了兩瓶茅台，許
世友漸漸喝得慢了，周恩來仍豪情不減，第二瓶酒喝完了
，許世友終於不行了，從椅子上滑落下來，周恩來還沒事
人一樣。許世友徹底服軟了，周恩來乘機開導他說，你的
年齡也不小了，以後可不能這樣喝酒了，我給你定個規矩
，每次喝酒不要超過半斤，而且你那種野蠻的勸酒辦法不
能再用了，本來喝酒是圖個高興，照你那個喝法只會影響
團結，還喝壞身體。許世友這時對周恩來那是佩服得五體
投地，連聲說：我改，我改！從此，許世友喝酒很少再超
過半斤，也不再用警衛員來監酒了。

周恩來的酒量雖大，但也有過喝醉的時候。那是上世
紀六十年代，周恩來出國訪問，會談雙方分歧很大，談判
論爭焦點十分激烈，要想達到預想目標非常困難。幾個回
合下來，總理十分疲憊，心情也很鬱悶，茶飯不思，夜不
能寐。代表團成員都看在眼裡，急在心上。因為大家清楚
總理是一個工作起來就不考慮自己身體的人。於是找翻譯
俞志英商量： 「聽說你很能喝酒，請你想辦法把總理灌醉
，好讓他得以休息。」俞志英沒有絲毫猶豫，她主動邀請
周恩來喝酒，兩人共喝了四瓶酒，到底是年事已高，少了
當年之勇，總理真讓俞志英灌醉了，呼呼大睡了一整夜，
得到了一次很好的休息。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還有這樣
的海量，無論如何也是令人欽佩的。

北平與江寧分別
是北京與南京的舊稱
。雖然遠在秦漢時，
朝廷就在今冀東地區
設置了右北平郡，但
是右北平離今天的北
京所在位置比較遠，

且名字中又多一個右字，因而與今天的北京
並無多大的關係。北平第一次成為北京的城
名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後，將前元的
京師大都（今北京）改名為北平，意為北方
平靜。朱元璋還封其四子朱棣（即後來的明
成祖）為燕王，駐守於此。後朱棣遷都北平
，又將之改為京師。北京第二次改名北平則
是在一九二八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
在南京建立並以此為都後。這次改名的主觀
意願除了希望北方平靜外，還有一國不二京
的意思。

江寧在歷史上多次出現過──它曾被隋
、北宋以及滿清等朝代用作為南京的城名。
民國初年，袁世凱竊得大總統寶座後，也曾
以江寧作為南京的城名。歷代統治者使用江
寧這個名稱的基本目的都是企望江南安寧。

北平與江寧這兩個城名儘管含有對平靜
與安寧的希冀，然而在北京和南京這兩座城
市使用這兩個名字期間，卻既不平靜，也不
安寧。遠的不談，單說近現代就讓人大跌眼
鏡。先看北平，早在明初就有燕王朱棣由此
發起的 「靖難」之役。是役，朱棣南下攻佔
南京，奪下了皇帝寶座。到了國民政府時期
，北平也沒有平靜過。一九三五年，這裡發
生過大規模的抗日愛國學生運動。一九三七

年，日本侵略軍在這裡挑起了 「七．七」盧溝橋事變，發動了
全面侵華戰爭，而中國的全民抗戰也由此全面展開。一九四九
年四月，解放軍朱德總司令在這裡向全軍發布了打過長江的進
軍令。隨着同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頭一聲 「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今天成立」的宣告，蔣記國民政府
也就 「金陵王氣黯然收」了。

江寧也一樣：一八四二年，清政府因制度與國力不如人，
在鴉片戰爭中竟讓英軍一路打到江寧城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
中英《江寧條約》（即《南京條約》）。從此，中國便進入了
充滿苦難的近代。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攻佔江寧，並改其名
為天京，以此為都，與清王朝對峙達十多年之久。一九一二年
，孫中山在此就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終結了滿清二百六十
八年的統治。

總而言之，對以北平與江寧作為北京與南京正式城名的統
治者來說，可以說是北平不平，江寧無寧。這箇中的原委很多
，但歸結起來卻只有兩點：一是國力不濟，二是制度腐敗。前
者如清廷在鴉片戰爭中以土炮及冷兵器對抗英軍的堅船利炮，
抗戰中，中國正規軍三個師的裝備頂不上日軍一個師等。後者
主要表現為對內壓迫與剝削民眾，對外軟弱無能。在對內方面
，清廷與國民政府只知向百姓索要，對民生卻慮之不多。尤其
是國民政府頭面人物抗戰時大發國難財，抗戰後又不顧國家亟
需恢復，百姓企盼和平的願望，悍然傾全國之力發動內戰，更
是眾所周知的事。對外方面的典型事例如清代慈禧的 「量中華
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國民政府在日本侵佔了東三省並建
立了偽滿洲國後，竟然還維持着與日本的外交關係。若國內動
盪，民貧國弱，則在國際上強權當道的今天，不要說北方平靜
，江南安寧，就是整個中國也是毫無平靜與安寧可言的。這是
很值得國人深思的。

美國人吃素的原因五
花八門。有的人是出於宗
教戒律，必須遵守或長或
短的 「齋期」。有的是為
了保護環境，覺得為了肉
食而飼養動物是最不經濟

、最破壞環境的行為。有些是出於道德感，覺得
美國飼養業對於動物都殘酷不人道。當然也有人
因為健康原因而 「被迫」吃素。最近幾年，吃素
在美國越來越流行。但有趣的是，美國人對於吃
得 「多素」也有很多不同的分等分類。

有些素食者不吃雞鴨魚肉，蝦蟹水產，但吃
奶製品。有些吃雞蛋，但不吃奶製品。有些吃蔬
菜和蛋奶製品。吃得最素的當然是叫做 「維根」
（Vegan）的素食者，他們不但不吃任何從動物

身上得來的食品：包括蛋、奶製品、蜂蜜和用動
物製品做的果凍，有些甚至不穿戴動物的皮毛或
使用任何從動物原料加工成的產品。不過，很多
自封的 「素食者」（vegetarian）認為 「肉」的意
思就是 「哺乳動物」的肉，所以他們也吃魚蝦家
禽，雖然這些人並不被美國 「素食者協會」認
可。

美國的素食主義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
才開始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的。起因是六十年
代嬉皮士（hippie）對於資本主義社會高度商業
化的消費主義文化的反思。這一代人認為， 「肉
食性」的社會中，才會存在性慾橫流和暴力行為
攀升的現象。因此，他們對素食主義的提倡本身
就是對暴力的一種抗議，因為 「肉」被視為人類
彼此之間殘酷迫害、不人道行為的象徵。

美國的素食主義不但有自己的歷史傳承，也
與社會地位和性別關係密切。一般說來，素食主
義是和中上等階層聯繫在一起的，因為下等階層
由於經濟條件和教育水平的限制，不大可能花額
外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去了解、發掘和提倡美味
健康的素食。

一九九二年的一項市場調查也顯示，美國自
認的素食者中，百分之六十八是女性，百分之三
十二是男性。還有一項研究說素食的女性更容易
生女孩，因為日常飲食中大豆製品含量高的話，
可能會增加嬰兒的雌性激素，加快雌性發育，不
過也有別的研究說這是無稽之談。

無論如何，美國的素食主義傳統由它特有的
社會文化決定，和中國素食主義的發展軌跡還是
有很大區別的。

每年四月牡丹花會期間總要
去 「九朝古都」洛陽採風，其間
除了看花和瞻仰龍門石窟等勝跡
之外，也會去品嘗名聞遐邇的
「洛陽水席」。幾家水席名店都

掛有不少中外政要和名人與飯店
大廚的合影，令人有名不虛傳之

感。
洛陽水席盛行於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

它與名聲赫赫的 「滿漢全席」、 「全羊席」、 「魚翅
席」不同，整席由二十四道菜餚構成，包括八個冷拼
盤、八碗、四件、四個壓桌菜，件件有水，樣樣帶湯
，故稱為 「水席」。水席出現與當時洛陽的地貌環境
有關。洛陽四面環山、氣候乾燥，古時又瓜果稀少，
因此民間飲食中多食湯類。他們採取將主副食放在一
塊烹調，煮成稠湯來食用。這種吃法經過改革後搬上
宴席，形成以當地土特產為原料的素菜葷作、五味俱
全的 「水席宴」。水席的產生還與洛陽的歷史文化背
景有關。從北魏至隋唐，洛陽地區佛教興盛，寺庵星
羅棋布，僧尼人數眾多，他們潛心研製精美的素質齋
飯，用以款待上層施主。他們根據民間膳食多用湯類
的特點，製成了連湯帶水一起餐用的菜餚，使水席發
揚光大。當時 「上流社會」人士多信佛教，覺得寺院
的水席味道不錯，於是經名廚加工改造，再配以山珍
海味，逐步登上官府和大雅之堂。

「水席」在洛陽真正走紅並流傳開來，有一個人
功不可沒，她便是中國首位女皇帝武則天。當年唐王

朝的國都是長安，但武則天對洛陽情有獨鍾，便將洛
陽改名為 「神都」，她把老家山西的優質牡丹移到洛
陽，自己大部分時間也來洛陽辦公和居住。據說武則
天初到洛陽時，當地官員就以 「水席」供奉。吃膩了
山珍海味的則天女皇品嘗了這種與眾不同清新可口的
宴席，不僅讚不絕口，還詢問陪侍的大臣味道如何？
臣子們見女皇喜歡，自然都隨口附和。於是，在武則
天的竭力推動下，水席就從民間登上宮廷的大雅之堂
，每逢有什麼喜慶大典，武則天總以水席犒賞群臣。
「上行下效」，下屬們群起仿效，官場上的宴請也流

行起水席來，當時甚至將水席稱為 「宮廷宴」、 「官
場席」。這樣一來，洛陽水席就更為普及和盛行了，
製作技術和花樣造型也日趨豐富精彩。

洛陽水席頭道菜是 「假燕菜」，現在叫 「洛陽燕
菜」或 「牡丹燕菜」。所謂 「假燕菜」，就是以他物
假充燕窩而製成的菜餚。這個作假的源頭也是武則天
。傳說武則天稱帝後，天下倒也太平，民間發現了不
少的 「祥瑞」，如什麼麥生三頭，穀長三穗之類，武
則天對這些太平盛事當然大感興趣。某年秋洛陽東關
外一塊菜地裡長出了一個大白蘿蔔，長有三尺，上青
下白，這個 「巨無霸」蘿蔔被當成吉祥物敬獻給女皇
。武則天很喜歡，遂命御廚做成佳餚享用。蘿蔔能做
什麼好菜呢？御廚左思右想，用心對這個大蘿蔔進行
精心加工，並摻入山珍海味，烹製成一道美味靚羹。
武則天品嘗後感覺香美爽口，很有燕窩湯的味道，便
賜名 「假燕菜」。從此 「假燕菜」在女皇菜單上必不
可少，也成了洛陽水席的首菜。後來 「假燕菜」越做

越精、越來越上檔次，工藝也不斷 「與時俱進」。廚
師們先把蘿蔔切成寸半的細絲，用冷水浸泡後再用綠
豆粉拌勻，上籠蒸後，晾涼入溫水泡開，撈出後加入
海米、肉絲、魷魚絲、海參絲、蹄筋絲、玉蘭絲、雞
蛋、香菜、韮黃等，再在高湯裡烹製。其味道酸辣鮮
香、別具一格，湯清口爽、營養豐富，成了洛陽傳統
名菜，所以又稱其 「洛陽燕菜」。

洛陽 「水席」有兩個 「基本點」：一是所有菜餚
均帶湯——湯湯水水；二是菜餚吃完一道，撤走再上
一道，像流水一樣不斷更新。如今的洛陽水席一般共
設二十四道菜，包括八個冷盤、四個大件、八個中件
、四個壓桌菜。雞鴨魚肉、山貨鮮蔬無所不包，絲片
條塊、烹炸燒炒樣樣俱全。冷熱葷素、甜鹹酸辣兼而
有之。洛陽水席除了味道鮮美、做法獨特和用料考究
的特點外，還有一個優勢就是特別符合人體保健的要
求。它以素菜為主，又含大量水分，不會增加脂肪含
量，符合現代健康理念，既能滿足口腹之慾，又利於
健身防病，可謂一舉兩得。

一九七三年國慶期間，周恩來總理陪同加拿大總
理特魯多到洛陽參觀遊覽，當地名廚為他們做了一道
清香別致的 「洛陽燕菜」，只見一朵潔白如玉色澤奪
目的牡丹花浮於湯麵之上，菜香花鮮，贏得賓主雙方
陣陣掌聲與讚賞，周總理笑道： 「菜裡開牡丹了」。
所以人們後來又把燕菜稱為 「牡丹燕菜」。如今，洛
陽水席作為一種傳統的飲食文化，與牡丹花會、龍門
石窟，並稱 「洛陽三絕」，贏得世人交口稱讚。現在
洛陽專營水席的飯店有上百家，兼營者更比比皆是。
一桌普通的水席價位四五百元人民幣。最具名氣的水
席老店叫 「真不同」，始創於清光緒年間，已有百年
歷史，可供一千八百多人同時就餐，天天顧客盈門。
二○○八年六月十五日，國務院公布的第二批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擴展項目名錄，洛陽牡丹花會和真不同洛陽水席製作
技藝榜上有名，賞洛陽牡丹、品洛陽水席，又引發海
內外觀光客新一輪的追捧熱潮。

那個寒氣襲人的冬夜
——《離騷》之於我 虞非子

周
恩
來
的
酒
量

齊

夫

武則天與洛陽「水席」
徐秀麗

美
國
素
食
主
義

馮

進

孫中山三次北京之行 許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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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年
是
辛
亥
革
命
一
百
周
年
。
在
內
地
，
有
團
體
建
議
國
家

應
舉
辦
一
系
列
活
動
，
例
如
在
北
京
和
辛
亥
革
命
重
要
發
生
地
，

應
分
別
舉
辦
紀
念
大
會
、
拜
謁
參
觀
、
論
壇
、
學
術
研
討
會
、
辛

亥
革
命
文
物
展
和
書
畫
展
等
紀
念
活
動
，
隆
重
紀
念
這
一
重
要
歷

史
事
件
，
促
進
中
華
民
族
的
偉
大
復
興
；
而
台
灣
方
面
也
宣
布
成

立
﹁中
華
民
國
建
國
一
百
年
基
金
會
﹂
，
負
責
籌
備
慶
祝
活
動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
武
昌
首
義
的
槍
聲
開
啟
了
辛
亥
革
命
洪

流
，
結
束
了
中
國
綿
延
二
千
餘
年
的
君
主
專
制
制
度
，
為
中
國
打

開
了
進
步
的
閘
門
，
使
民
主
主
義
思
想
成
為
不
可
抗
拒
的
歷
史
潮

流
。

作
為
辛
亥
革
命
的
領
導
人
，
孫
中
山
生
前
到
過
中
國
的
許
多

地
方
策
動
和
領
導
革
命
，
曾
有
三
次
北
京
之
行
也
極
其
重
要
。

孫
中
山
第
一
次
北
京
之
行
是
一
八
九
四

年
，
在
分
析
了
封
建
舊
中
國
的
貧
窮
與
落
後

的
原
因
後
，
他
主
張
學
習
世
界
強
國
的
治
國

理
念
，
決
定
上
書
李
鴻
章
，
希
望
李
鴻
章
在

朝
廷
中
施
加
影
響
，
但
李
鴻
章
並
沒
有
見
他

。
這
次
北
京
之
行
，
孫
中
山
看
到
的
是
，
面

對
外
國
列
強
打
到
家
門
口
的
窘
境
，
慈
禧
太

后
卻
在
大
張
旗
鼓
地
準
備
慶
祝
自
己
的
六
十

大
壽
，
重
新
修
建
頤
和
園
，
全
城
上
下
張
燈

結
綵
，
絲
毫
沒
有
同
仇
敵
愾
準
備
迎
敵
的
跡

象
。
北
京
的
所
見
所
聞
使
孫
中
山
的
思
想
發

生
了
根
本
的
改
變
，
他
認
識
到
﹁實
現
任
何

改
進
是
完
全
不
可
能
的
﹂
。
也
正
是
從
這
時

起
，
孫
中
山
走
上
了
革
命

家
的
道
路
。

辛
亥
革
命
後
，
孫
中

山
及
所
領
導
的
革
命
黨
為

了
防
止
國
家
分
裂
，
盡
早

結
束
腐
朽
的
清
朝
政
府
的

統
治
，
主
動
讓
出
總
統
職

位
，
一
九
一
二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
即
溥
儀
退
位
的
第
二
天
，
孫
中
山
辭

去
臨
時
大
總
統
，
讓
位
於
袁
世
凱
，
並
於
同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應
袁
世
凱
邀
請
，
第
二
次

來
到
北
京
，
在
鐵
獅
子
胡
同
一
號
即
後
來
的

袁
世
凱
總
統
府
，
與
袁
世
凱
就
政
治
、
軍
事

、
經
濟
等
問
題
，
先
後
進
行
了
十
三
次
會
談

。
這
次
的
北
京
之
行
共
二
十
四
天
，
孫
中
山

的
足
跡
遍
及
很
多
地
方
。
其
間
，
孫
中
山
曾

五
次
到
北
京
湖
廣
會
館
，
出
席
歡
迎
會
、
國

民
黨
成
立
大
會
，
發
表
重
要
演
講
，
闡
述
他

的
革
命
主
張
。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
馮
玉
祥

發
動
北
京
政
變
，
推
翻
了
直
系
軍
閥
曹
錕
、
吳
佩
孚
在
北
京
的
統

治
，
將
溥
儀
驅
逐
出
宮
，
發
電
報
邀
請
孫
中
山
到
北
京
共
商
國
是

。
為
結
束
中
國
推
翻
滿
清
政
府
以
來
長
期
內
戰
的
混
亂
局
面
，
孫

中
山
毅
然
北
上
。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
孫
中
山
從
廣
州

啟
程
，
途
經
上
海
、
日
本
、
天
津
，
於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第
三
次

來
到
北
京
。
不
幸
的
是
，
孫
中
山
肝
病
復
發
，
不
得
不
住
進
北
京

協
和
醫
院
檢
查
、
治
療
。
三
月
十
二
日
，
由
於
病
情
進
一
步
惡
化

，
孫
中
山
在
鐵
獅
子
胡
同
二
十
三
號
辭
世
。

在
鐵
獅
子
胡
同
二
十
三
號
，
彌
留
之
際
的
孫
中
山
留
下
﹁家

事
遺
囑
﹂
、
﹁政
治
遺
囑
﹂
和
﹁致
蘇
聯
遺
書
﹂
，
他
留
下
的
最

後
遺
言
是
﹁和
平
…
…
奮
鬥
…
…
救
中
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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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州
民
居
（
攝
影
）

高
鶴
雲


